
! ! ! !老朋友难得碰头总有讲勿光
个闲话。老张搿天讲个一桩事体，
大家侪跷起大拇指讲伊“上路”。
老张住辣一幢高层住宅个底

楼。去年夏天一个礼拜六早浪，伊
开信箱拿报纸个辰光，发觉楼浪
有家人家个信箱门浪挂仔一串钥
匙，信箱里已经一眼呒啥啥，估计
是拿好报纸或其他邮件以后，忘
记脱拔钥匙了。伊看看周围呒没
人，正想拔出钥匙送上门，但刚刚
伸出去个手又缩了回来，心里想，
搿家人家个事体还是少管管。
原来，老张买房子个辰光，就

是看中底楼有院子，平常好种种
草，养养花。勿晓得搬进去以后，
院子里常常有纸屑飘下来。搿点
纸屑落到地浪也就算了，扫起来
也便当，偏偏有勿少落到花盆里，
枝叶浪，角角头，要一眼眼拈出

来。向小区物业反映，物业管理人
员查仔几趟也查勿出是啥人家厾
个。后来物业虽然贴出告示，提醒
楼浪人家勿要乱厾物事，但情况
并呒没好转。有一趟伊打扫院子
个辰光，发觉纸屑当中有只扯碎
脱个信壳，拼接起来一看，是五楼
一家人家嗰，就上楼交涉。原来五
楼搿对小夫妻有个三岁男小囡，
有辰光欢喜捺纸头扯碎脱朝下头
厾，看到纸屑辣辣半空中飘上飘
下，觉着蛮好白相。本来搿个也勿
是啥大事体，以后当心点也就算
了，啥人晓得小囡个娘当面呒没
讲啥，辣辣背后头浪里浪声。讲伊
斤斤计较，一眼碰勿起；又讲伊小
题大做，搿点点小事体还要寻上
门来。闲话传到伊耳朵里，心里有
点齁，想起搿桩事体就想一走了
之。但转眼想想，搿串钥匙要是落

到坏人手里，麻烦就勿是一眼眼了，
勿仅搿家人家要遭殃，整个楼里也
勿会太平。最后伊想，人家发觉钥匙
勿见脱，一定会得来寻，伊就索性坐
辣辣大楼门口个台阶浪，一边看报
纸；一边守牢搿串钥匙，一旦有人进
出，伊就抬起头来看看钥匙是不是
还辣辣，防止拨其他人捺走。
大约莫过去半个多钟头，只看

见小区居委会个刘阿姨急急忙忙走
过来，看到伊就问：“侬哪能啦，嘎晏
还勿去锻炼。”伊就捺事体个原委讲
拨刘阿姨听，刘阿姨松仔一口气讲：
“我就是为搿桩事体来嗰。”刘阿姨
又讲，五楼搿家人家刚刚来过电话，
让伊赶紧过来看看钥匙是勿是还辣
辣。原来，搿家人家小囡个爷爷住辣
昆山乡下头，搿天是六十岁生日，一
家三口一早浪就开车去参加寿宴。
为打发路浪向个辰光，小囡个娘就

顺便开信箱捺出昨日个夜报。
因为怕晏辣路浪向要拥堵，所
以急出乌拉，忘记拔下信箱浪
个钥匙。等到发觉，车子已经辣
辣高速公路浪，勿好临时调头，
就打手机拨拉小区居委会个刘
阿姨。刘阿姨对老张讲：“亏得
侬守辣海，要是钥匙勿见脱了，
就算勿出事体，搿串钥匙配配
也是蛮麻烦嗰。”
过脱几天，老张早锻炼

个辰光带仔几只寿桃分拨大
家。原来昨日夜快点，五楼
小夫妻回到屋里，一家
人刚刚放好行李，就一
道上门感谢，还送拨老
张一盒寿桃。
从此以后，老张个

院子里再也呒没天浪落
下来个纸屑，两家
人碰着也会问长
问短，讲脱
一歇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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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有趟仔，也差勿多是搿歇辰
光，回绍兴老家去白相，阿拉绍兴
大阿姐送仔几袋藕粉。
藕粉装辣塑料袋里，看上去

平平常常，其实是大阿姐晓得阿
拉要回绍兴，立时三刻去市场买
仔新鲜藕，自家辣屋里亲手搓嗰。
阿姐从来呒没讲过搓藕粉有

多少辛苦。不过，前两天辣一只视
频里看到了：先要拿藕从泥里挖
出来，一节一节汏得煞辣斯清；然
后辣一只大盆装满清水，里向搁
一块像汏衣裳搓板大小个特制搓
板———一块金属板，钻满小孔，钉
辣木框浪向；人辣小矮凳浪向坐
好，藕捏辣手里，用力辣搓板浪
搓。藕一点一点被搓成碎屑，落进

清水里，慢慢交，一盆清水变成乳
白色藕浆。再像从前上海人做水
磨粉一样，藕浆用纱布过滤、沥
干，藕浆辣纱布里结成粉团；再拿
粉团摊薄，摆进泥砌炉灶，低温烘
干后碾成粉末，藕粉就做好了。
看视频勿算太复杂，勿过，真

正做起来，一定老辛苦嗰。
冲藕粉吃勿辛苦，但是也有

窍开。粉太多，冲出来厚笃笃，吃
起来黏滋疙瘩像浆糊；水太多，薄
溏溏里要“茄脱”（糊状物变稀，不
黏了）。冲一小碗藕粉，用浅浅交
一调羹藕粉就可以了，先用一眼
眼冷开水化开来，搅成浆，再一边
拿沓沓滚个开水冲下去，一边调
匀到适当厚薄。搿能冲出来个藕
粉勿会结块，色泽通透，吃口爽
滑，有天然香气；而一勺糖桂花极
有可能喧宾夺主，勿要也罢。

! ! ! !辣上海闲话里，“阿”字勿
但大派用场（特别辣称谓浪
向），而且读音稍微变化一眼，
伊表达个意思就会勿一样。
上海人叫祖父、祖母，为老

爹、阿奶；浦东人也有叫大大
（!"）、奶奶（#"），或者叫阿大、
阿奶。对于一般上了年纪个老
人，家长会对小人讲，叫阿公、
阿婆，搿个是泛指，表示对年长
者个尊敬。假使搿个“阿”字发
音短促，勿称“阿（"）”，而是“呃
（$）”，葛末，阿公、阿婆就成为
女性对公公、婆婆个称呼。

同样，对于父亲个弟弟，叫
爷叔或阿叔；母亲个姐妹，称阿
姨；母亲个兄弟叫阿舅（或者娘
舅）；而“阿叔”就变为女性称丈
夫个弟弟；“阿姨”就是男性对
妻子个姐妹个称呼；“阿舅”就
是男性对妻子兄弟个称呼。
由此可见，上海话里向同

一个字，发音略有变化，表达个
意思就会勿一样。其实，搿种情
况辣江南吴语地区并勿少见，
比如苏州人叫祖父为阿爹；假
使用苏州闲话个发音和声调，
听起来嗲声嗲气，交关受用。

! ! ! !小龙虾，阿拉小辰光
就叫伊龙虾，呒没搿个小
字嗰。村庄隔壁茭白塘里

向小龙虾交关多，奇怪个是
看不到有人去钓来吃。
我记得有一年放暑假，看到茭

白塘里龙虾蛮好白相，忽然就有了
钓龙虾个念头。钓龙虾交关简单，只
要有三样物事就可以了：一根细竹
竿、一根棉线、一条蚯蚓。棉线一头
扎牢蚯蚓做钓饵，另一头绑辣竹竿
头浪，拿蚯蚓厾进茭白塘里，龙虾就
会不声不响爬过来尝味道。勿过，龙
虾也是相当狡猾嗰，每次拎起竹竿，
龙虾一出水就会放弃蚯蚓，“扑通”
一声落回水里，迅速逃走。
既然勿能直接钓出水，我只好

随机应变，先拿上钩个龙虾慢慢拖
到田埂边，然后再快速伸手捉牢伊。

呒没想到龙虾不甘心束手就擒，拼
命用双螯疯狂还击，一勿当心手指
就被龙虾个大鳌夹牢。俗话讲十指
连心。迭个辰光手指痛得钻心，勿得
勿松手，龙虾乘机逃之夭夭。后来吸
取教训，一只手拿龙虾揿进烂泥，另
一只手“偷袭”伊个背部，用手指夹
牢，龙虾只好乖乖成为“俘虏”。
龙虾捉了好几只，只只壮实，看

得我有点馋痨，就想拿伊烧来吃。正
要放到锅子里，啥人晓得“半路杀出
个程咬金”。隔壁陈阿婆跑过来讲，
龙虾不好吃嗰，里向有血吸虫。我听
了吓了一跳，学堂里老师讲过嗰，得
了血吸虫病，肚皮会涨得像水桶，还
会拿命送脱。陈阿婆个讲法虽然勿
一定是真嗰，可能只是一种传说，但
宁可信其有，只好放弃烧来吃个想
法。出于好奇，我还是拿五六只龙虾
分别装进几只大口玻璃瓶，囥到床
底下，想当宠物养养白相，顺便看看
有勿有血吸虫长出来。

第二天一早起床，想“侦察”一
下龙虾个情况，不看还好，看了目瞪
口呆：只只瓶子全部空脱，里向个龙
虾逃得无影无踪。连忙到角角落落
里到处寻，终于辣辣水缸边浪拿伊
拉捉回来。后来翻翻科普书才晓得，
血吸虫要用显微镜才能发现，而且
血吸虫主要寄生辣钉螺里向。

想来当年第一个吃龙虾个人，
就像第一个吃大闸蟹个人，要有勇
气，要有胆量。讲起来也巧，有一天
到离屋里三里远个殷行铁路旁边村
庄白相，碰到一个爷叔辣辣铁路沟
里钓龙虾，问伊派啥用场。爷叔讲
“吃啊。”“勿是听说有血吸虫个吗？”
“铁路沟清爽，呒没血吸虫，只要烧
熟烧透，虫啊菌啊侪能杀脱嗰。”
“啊！”我茅塞顿开。

回去以后再钓龙虾，一个钟头
收获八九只。用井水汏干净，锅子里
放水放盐，龙虾放进去，烧到汁水收
干，呵呵，味道勿比大闸蟹推板。

! ! ! !许多动漫作品中都有
眯眯眼角色，其实这种总
是把眼眯成一条缝的状态
现实中也是存在的。这个
“眯眯眼”应该就是上海话
里的“眯觑眼”。在上海人
的印象中，所谓“眯觑眼”
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生就
一双睁不大、老是眯缝着
看人看物的眼睛。

说起来，“眯觑”（%&
'&）也是一个古语词，早在
宋代就可以发现使用该词
的端倪。沈端节在《西江
月》中写道：“幸自心肠稳
审，怎禁眼脑迷奚。”杨无
咎《瑞鹤仙》中也写道：“渐
娇慵不语，迷奚带笑，柳柔
花弱。”该词在明清时期的
文学作品里被广泛使用。
明代《醒世恒言》中写道：
“用那双开不开、合不合、
惯偷情、专卖俏、软眯目奚的
俊眼仔细一觑。”清代《官

场现形记》中写道：“跟局的是个大
姐，名字叫迷齐眼小脚阿毛。”清代
《海天鸿雪记》中写道：“宝林凑紧了
那双迷齐眼，看了看质斋。”
因为患近视眼的人惯常眯缝着

眼睛看东西，所以也有把近视眼称
作“眯觑眼”的。清代《说文通训定
声》中写道：“今苏俗谓近视者曰‘頪
觑眼’。”()*+年的《嘉定县续志》：
“眯目切眼，俗呼短视也。”

此外，“迷觑”有时也被用做动
词。明代《二刻拍案惊奇》中写道：
“笑欣欣调笙对坐，醉眼迷眵。”清代
《品花宝鉴》中写道：“富三爷笑得两
眼迷齐”。小说《歇浦潮》中写道：“戴
着副假金丝眼镜的中年男子，眯挤
着双眼，几乎把个鼻子凑到邵氏脸
上。”感觉戏谑意味多过贬低。

上述“眯目奚”“迷齐”“迷目奚”
“迷奚”“頪觑”“眯目切”“迷眵”等词
意思相同，只是写法不一。笔者
以为，用“迷觑”是合适的。
眯，《集韵》“母视切，音米”；
最早是指有东西弄到眼睛里
了。《广韵》：“物入目中也，又
尘粃迷视也。”觑，《集韵》“七
虑切，蛆去声”；《广韵》：“伺

视也”，是窥视、凝视
的意思。和眯缝起
眼睛的神态都
对得上号。

! ! ! !沪语中人孩言行成熟像人
大，勿懂装懂，以弱示强，以强
逞强，在上海话里都可以用“老
茄”来称呼。那么为什么会用这
个“茄”字呢？
交关上海人看到“茄”

字首先会想到“茄子”。“茄
子”又称“落苏”，这与《世
说新语》中王济与上海人
陆机有关，王济指羊酪问
陆机：“卿江东何以敌此？”
陆机回答：“有千里莼羹，
但未下盐豉耳！”羊酪即酪
酥，移用到茄子上就成了
落苏，同音而示有别。
又有一说称落苏与瘸

子有关。在陆游的《老学庵
笔记》中提到《酉阳杂俎》
云：“茄子一名落苏”，并猜
测这种称谓的原因：“今吴
人正谓之落苏。或云钱王
有子跛足，以声相近，故恶
人言茄子，亦未必然。”
茄子是西来之物，西汉末

四川资阳人王褒曾在成都投宿
亡友之妻杨惠家中，他使唤杨
家一个家僮上街买酒遭拒绝。
家僮说杨氏买他时约定只看家
而没有沽酒的任务。王褒一怒
之下从杨惠手里买下这个家
僮，并重订《僮约》，约定家僮要
“种瓜作瓠，别茄披葱”。这是目
前所见最早提到“茄”字的。
西汉末文人扬雄在《蜀都

赋》中说“盛冬育笋，旧菜增
伽”，而把“伽”变成茄，很符合
中文的造字规则。晋嵇含撰写
的《南方草木状》（公元 *(,年）

提到“茄
树。交、广
草木，经冬不衰，
故蔬圃之中种茄”，
此后渐渐传入北方，东
晋的京口所种茄子已经
远近闻名。隋炀帝就对
茄子特别偏爱，钦
命为“昆仑紫瓜”。

茄子品种多，
唐段成式撰《酉阳杂
俎》（公元 -+*.-/* 年）
说从新罗传入一种颜色
稍白、形如鸡卵的茄子，
“只有西明寺僧造玄院中
有其种”，这是圆茄子。
嫩茄子酥软，是家常

美味，《红楼梦》中的“茄
鲞”反复用到鸡脯，则失去
了茄子的真味。松江的兰
花茄子形细长，只有二三
寸，皮薄、肉松、籽少，用他
制成的酱茄子紫而亮，软
而脆，口味鲜美，据说因慈
禧爱吃而被定为贡品。
沪语与其他民间口语一

样，原话中究竟用什么字，时间
长了往往不易解读，比如鲁迅
的《二心集·风马牛》篇中注释：
“茄门，0$1%"#的音译，通译日
耳曼。”而徐志摩有《真正老牌
“迦门”》一文，按沪语语意，都
是不感兴趣的意思。也有人提
出，应该是“糊状物变稀”的
“澥”（2&!）字，“澥亹相”，就是
看上去不太热心的样子。

不过究竟如何难以确定，
毕竟没有确切记载。还有人认
为茄子老了，就会籽多皮厚，不
好吃，所以“老茄三千”“老茄茄
地乱说话”就令人生厌了。


